
“ 姐 ，老 姜 头 又 来 了 ，怎 么 解 释
也不听。”助理有些无奈。

“如果他还是不同意调解，就转
立案吧。”法官答。

老姜头要求大儿子赡养，去司法
局 调 解 室 调 解 过 ，因 他 反 悔 没 有 调
成，便来法庭起诉。

诉前调解阶段，法官给出了多个
赡养方案，进行了多次调解，也给老
姜头的大儿子小姜做通了工作，可最
终都是因为老姜头不同意导致调解
不成。

立 案 后 ，在 送 达 起 诉 书 等 手 续
时，小姜说每次调解父亲都反悔，自
己也没办法。

开庭当天，老姜头早早就来了。
对于老姜头的诉求，小姜提出老人的
医药费自己可以负担一半，另一半由
弟弟负担；对于生活费数额，小姜同
意，但是提出取暖费 11 月初再给付，
理由是父亲花钱不节省，担心提前给
了到时候父亲没钱交取暖费。老姜
头却坚持要把取暖费匀到每个月内，
并且说小儿子离家不知去向，要求大
儿子负担自己全部的医药费。双方
各持己见。助理告诉法官，小姜的工
作还好做，问题在老姜头身上。

那就背对背调解吧。先与小姜
聊。小姜说父亲有脑血栓，平时爱吃
肉和油腻食物，不忌口；有钱乱花，

不计划、不节省；与邻居闹矛盾，经
村里乡里劝说也无效。小姜说自己
有个弟弟，无业，现在去向不明。一
家老小的费用都是自己负担，自己也
有实际困难，希望法庭多做父亲的工
作。

和老姜头面对面坐下，他的法律
援助律师也在场。

“ 我 看 看 诉 状 ，哦 ，您 今 年 六 十
五岁了。”老姜头点点头。

“看看你的诉讼请求。”
“要的钱太少，不够花。”老姜头

嘟囔着。
“诉状是你交来的呀？”
“我啥也不懂。”
律 师 在 一 旁 忍 不 住 说 ：“ 老 姜

头，这诉状是你让我写的，咱们反复
核对过呀。”

“我不识字。”
“给你念了两遍，确定好，才来法

庭起诉的呀。怪不得人们背后喊你
‘老犟头’。”律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把取暖费平均到每个月里，要
不我不够花。”老姜头说。

“每年 11 月 1 日支付取暖费，保
证你能准时取暖。”

“我现在没钱花。”
“诉前调解多次，你儿子都同意

给生活费，你为什么反悔？”
老姜头不说话。
法官继续和老姜头唠家常。

“你有脑血栓？”老姜头点点头。

“拴住哪个部位了？”
老姜头站起来，抬抬不太听使唤

的右胳膊，又指指右腿，指指嘴巴。
“你爱吃肉？”
“嗯。”
“医生嘱咐过你，注意饮食？”
“嗯”
“ 你 血 压 高 ，血 黏 稠 ，吃 肉 多 对

身 体 不 好 ，平 时 要 勤 锻 炼 ，听 医 生
的，注意饮食。”

老姜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 跟 你 家 后 邻 居 是 怎 么 回 事

呀？”
“后邻居往我家泼水。”
“你找村委会了吗？”
“找了，乡里也找了。”
“后来呢？”
“乡里人来了几次，后来就不来

了。”
“你每天晚上冲着后窗户嚷嚷，

你做得对吗？”
老姜头低头不语。

“你脾气不好，爱着急？”
“是。”
“脾气大的人一般都特别能干，

你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把好手吧。”
“ 年 轻 时 去 过 新 疆 ，去 过 南 方 ，

跑业务，能赚钱。”老姜头微笑着说，
“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孩子也不管
我。”老姜头脸上泛起的红光瞬间就
消失了。

“你说话带刺，爱伤人？”

老姜头低头不语。
“从司法局到法庭，多少人给你

做过调解工作，你不听。”法官继续
做工作。

“我没钱，大儿子也不给。”
“你大儿子没说不给你呀。”
“你岁数大，按理说我不该这样

说 你 ，可 是 你 到 了 需 要 人 照 顾 的 时
候，说话带刺，孩子们能不伤心吗？
我 相 信 你 ，可 能 因 为 自 己 说 话 不 利
落，再加上爱着急，说出过重话，实
际上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老姜头使劲地点点头。
“孩子们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

小，都要照顾，你得体谅孩子。”“脾
气要改，岁数越来越大，用人的时候
越来越多。你现在能来法庭告儿子，
万一不能出门了，谁管你呀，不还是
儿子管你呀。”见老姜头态度有了缓
和，法官因势利导。“跟你的律师商
量 商 量 吧 ，看 看 每 月 需 要 多 少 生 活
费，药费每月按照票据结算，取暖费
11 月 1 日支付给你，及时取暖。”

跟小姜沟通，还算顺利。对于小
姜的怨言，法官明确告知，赡养父母
是子女的法定责任。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小姜答应先
给老姜头两个月的生活费。

调 解 书 、生 活 费 放 在 老 姜 头 面
前。

“钱不能乱花，肉和油腻食物要
少吃，按时服药，注意身体。你儿子
会去跟后邻居协调，冲后院嚷嚷是你
不对，要坚决杜绝。咱做人做事要讲
道理，不对就是不对，要改。”

“哦。”老姜头一手拿着钱，一手
拿着调解书，脸上有了笑模样。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
法院）

小小说 】【

□ 陈立珍

老 姜 头

□ 杨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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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心灵驿站

法徽下的忠诚

在很多人的眼里
法院人的职业美好而庄严
头顶国徽，肩扛天平
高举法律的利剑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这神圣光环背后的苦辣酸甜

案头总有堆积如山的案卷
庭上总是伴随原被告的唇枪舌剑

没有如诗如画的多彩浪漫
没有鲜衣怒马的挥戈扬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忙忙碌碌之中
额头增加了道道皱纹
两鬓添上了缕缕白发
我们把法治精神融入心间
始终守望着这片法治稻田

不为名利羁绊
只为心中热爱

10 余年的烂尾楼盘
经过破产重整又焕发出生机
农民工露出久违的笑脸
因为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脱贫攻坚的路上洒下汗水
逆行的背影出现在疫情防控一线

我庆幸能与你们一路同行
我庆幸能和你们风雨相依
愿我们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
不负韶华
共同迎接法治的明天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

李金玲

1942 年 秋 ，在 抗 日 斗 争 艰 苦
卓绝的岁月里，15 岁的父亲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村
第一名共产党员。从此，开启了
他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闹革命
的豪迈人生。

因为父亲从小识文断字，经
区长举荐，入党不久他就当上了
附近几个庄的“教书先生”。教学
内容有语文和算术，都是八路军
编 写 的 。 怕被日本人发现，学生
放学后不让将课本带回家，每天都
要藏在村外北山坡上的石洞里，第
二天上学时再取出来使用。那时
候，父亲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组
织学生打霸王鞭、扭秧歌，扛着红
缨枪、背着木砍刀，唱抗日救国歌
曲，悄悄地为党工作。

身 为 共 产 党 员 ，抗 战 时 期 ，
他 带 领 本 村 及 邻 村 的 积 极 分 子
袭 扰 获 鹿 日 寇 据 点 ，破 拆 正 太
铁 路 ，偷 袭 村 外 鬼 子 炮 楼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他 组 织 群 众 参 加 攻
打 获 鹿 城 、解 放 石 家 庄 的 支 前
队 伍 ，为 保 障 战 役 胜 利 贡 献 了
一分力量。

父 亲 告 诉 我 ，他 曾 任 支 委 ，
负 责 区 内 党 员 的 工 作 。 当 时 党
员的身份不便公开，他就将区内
党 员 的 入 党 申 请 书 、照 片 、有 关
文书等，藏在村北的石洞里。文
书资料可还不少哩，单照片就有
一书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是在
城关区当秘书，后又调任财政科
工作。在担任区财粮委员期间，
他负责乡里核查、收缴土地补漏
税等工作。因为责任心很强，几

天 就 完 成 了 任 务 。 由 于 工 作 突
出，他后来任乡指导员、乡书记，
直至公社副书记。

1962 年，父亲响应号召，毅然
决然地回家乡支援农村建设。在
农村，他时刻把人民群众挂在心
上 。 他 用 三 瓮 铜 钱 和 一 棵 古 槐
树，换回来村里第一台变压器，从
此，电灯照亮了我们这个偏僻的
小山村。他联系二叔争取资助，
修建了宽阔平缓的进出村大道，
村民告别了“进村三道坡，出村三
道弯”的时代。他联系亲戚，筹资
为村里安装了自来水管，使全村
吃“旱井水”的日子成为历史……

父亲在家排行老大，在他“革
命 基 因 ”的 影 响 下 ，二 叔 20 岁 入
党，三叔 18 岁报名参军。红色的
香火一直在传承。如今，父亲的
兄 弟 及 子 孙 辈 中 ，出 了 23 名 党

员，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
党的事业发展、为国家的建设贡
献着力量。

记得父亲得知我入党时，对
我说：给我背背入党誓词。我反
问道：您能背过？父亲缓缓地站
起身来，右手握拳，庄重地背诵起
他 15 岁入党时的誓词。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誓词就是誓言，不但要时刻记得，
还要说到做到，既然入了党，就要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是的，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永不叛党，坚守这份誓词、恪守这
份承诺，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永恒
的要求，需要我们用毕生去守候，
用终生去践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
人民法院）

我家的红色故事

□ 宋雪敏

说 起“ 旅 程 ”，一 种
别 样 的 情 绪 总 会 涌 上 心
头 。 经 常 出 差 办 案 ，“ 行
走 在 路 上 ”是 工 作 之 需 ，
亦 成 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提 审 、开 庭 、调 查 等 等 ，
凡 是 涉 及 异 地 的 ，都 要
随 时 背 起 行 囊 、带 上 卷
宗 ，乘 车 便 走 。 从 广 义
上 说 ，这 也 算 是 一 种“ 旅
程 ”。 只 不 过 ，行 走 的 目
的 不 是 为 了 看 风 景 ，而
是 任 务 加 身 ，更 高 尚 一
点 说 ，我 们 是 为 了 神 圣
的 法 律 事 业 奋 斗 在 路
上 ！ 我 的 一 位 同 事 甚 至
一 度 将 微 信 名 取 为“ 人
在 旅 途 ”。 当 时 我 并 不
理 解 其 中 深 义 ，还 以 为
他 每 周 都 要 跨 城 与 他 的

“ 女 神 ”相 会 ，故 取 此
名 。 出 差 久 了 ，渐 渐 懂
了 ，感 觉 这 个 名 字 用 在
刑 庭 人 身 上 再 恰 当 不 过
了。

一 般 的 旅 行 充 满 未
知的魅力，我们的“旅程”
也 是 如 此 。 每 次 出 行 都
堪 比 一 次 探 险 ，直 到 最
后，才知道是否能得偿所
愿 。 在 去 往 目 的 地 的 路
上 ，心 情 往 往 是 忐 忑 、忧
虑 的 ，担 心 诸 事 是 否 顺
利，如放电影般过滤所有
的工作流程，有时直到任
务顺利完成，这种情绪才
能平复。返回的路上，才
能稍松一口气，才会有心

情 欣 赏 窗 外 偶 尔 掠 过 的
风 景 。 所 以 ，我 们 的“ 旅
程 ”中 ，前 半 段 是 思 绪 万
千的“狂想曲”，中间是澎
湃激昂的“交响乐”，返程
则 是 舒 缓 优 美 的“ 小 夜
曲 ”。 当 然 ，偶 遇 办 事 不
顺 ，心 情 不 爽 ，也 只 能 返
回待日后整装再发了。

无论怎样，每一次出
行 总 是 有 所 收 获 的 。 好
的 、坏 的 都 是 经 历 ；想 要
的、排斥的都是成长路上
的 不 可 或 缺 。 它 们 如 一
副副良剂，使自己变得羽
翼渐丰、膘肥体壮。行走
在路上的日子，身体与灵
魂相伴。累是真心累，老
腰 在 反 抗 ，而 信 念 在 支
撑，所谓“仗剑走天涯”，
凭 的 还 是 同 志 们 一 腔 热
血、满腹豪情！

珍 惜 我 们 的“ 旅 途 ”
吧 ！ 那 些 火 车 上 不 眠 的
夜 晚 ，依 窗 而 立 ，回 想 着
许 久 前 的 往 事 ；那 些 与
家 人 短 暂 离 别 后 ，说 不
出 口 的 惦 念 ；那 些 唇 枪
舌 剑 、荡 气 回 肠 的 艰 难
庭 审 对 垒 ，或 是 万 般 抵
赖 、垂 死 挣 扎 或 是 百 感
交 集 、追 悔 莫 及 的 被 告
人 ；那 些 前 辈 对 你 的 谆
谆 教 诲 和 你 对 后 辈 的 殷
殷 期 望 ，都 汇 聚 成“ 旅
途 ”中 无 比 精 彩 的 风 景 ，
永远珍藏在心底。

（作者单位：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

人在旅途

雾 灵 山 ，大 美 无 言 。
来 之 前 尽 管 无 数 次 想 象
了 它 的 美 丽 ，可 是 见 了 ，
还是震惊。漫山遍野，五
彩 斑 斓 ，一 路 溪 水 相 随 ，
不 时 还 有 或 大 或 小 的 飞
瀑，这里有一种摄人心魄
的美。

在雾灵山，第一次在
山 顶 上 看 日 出 。 虽 然 山
风凛冽，但丝毫没有影响
看 日 出 的 心 情 。 伫 立 遥
望 ，远 处 的 山 ，一 重 又 一
重，层层叠叠，云山雾海，
朦朦胧胧，好似仙境。东
边突然烧起了一片云，让
久等的太阳迟迟出不来，
可 是 它 出 来 时 又 异 常 迅
速，简直不给人留下任何
反 应 的 时 间 。 先 是 一 小
块，像是谁咬下的半口月
饼 ，接 着 半 月 形 浮 上 来 ，
紧跟着突然间跳出来，圆
溜 溜 、红 彤 彤 ，着 实 新 鲜
又迷人！

在雾灵山，会同时看
到 落 日 西 下 ，明 月 东 升 。
红 色 的 太 阳 和 柔 白 的 月

亮，两两相对，遥相呼应，
相 映 生 辉 。 落 日 把 西 边
的云烧成了一片红，然后
一点点慢慢隐去，最后退
到 山 的 后 面 。 阴 历 十 六
的 月 亮 如 玉 盘 ，柔 和 端
庄，大气温婉。大概是因
为 月 亮 上 面 有 嫦 娥 和 玉
兔 ，还 有 吴 刚 和 桂 花 树
吧，总之它的美让人浮想
联翩。

在雾灵山，我突然变
得嘴笨笔拙，除了漂亮之
外 ，说 不 出 别 的 形 容 词 。
笔直坚挺的白桦树，是我
的最爱；层层叠叠的针叶
松 ，接 天 连 地 犹 如 青 纱
帐，婉约秀美。穿越在林
间的小溪飞瀑，漫天飞舞
的落叶，搭配着澄澈如洗
的天空，没有无边落木萧
萧下的凄凉，只有落日与
明 月 共 在 的 胜 景 。 我 想
如 能 在 此 山 中 做 一 个 隐
者 ，该 是 幸 福 的 吧 ，试 想
我拄着残木当拐杖，大摇
大摆地漫步在林间，便可
尽享这自由与畅快。

（作者单位：武安市
人民法院）

游雾灵山
□ 黄海燕

又 是 一 年 端 午 时 ，在 北 方 虽 不 能 划 龙
舟，但吃个粽子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每年端
午都恰逢小麦成熟，所以童年的记忆大多都
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今年，是我转业回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细细算来前年这个时候我在外地学习，等我
回去时家里的麦子都已经进了仓库；去年又
因为在疫情防控点值班执勤，一天都没有回
老家。终于今年得偿所愿，赶忙推掉所有闲
杂事项，养足精神，攒足力气回老家收麦子。

其实，我也怕炙热的太阳当头照，但整
天埋头在办公室的文件中，好像整个人越来
越没有朝气了，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机
械手表，上一次发条可以走很长的路，但回
头一看好像还是在原点打转。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到了端午节虽然
吃不到粽子，但妈妈会像模像样地给我们兄
弟姐妹几个弄个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每次我
都会一股劲吃上三碗面，撑得自己走不动道。

长大后，粽子随时都能买到，而且种类
繁多。什么糯米红枣的、肉蓉的、咸鸭蛋的，
都吃腻了。妈妈也好像忘了给我们做打卤
面，因为每次爸爸都会嚷嚷：过节了，给孩子
们多炒几个菜。于是，桌上五颜六色、荤素
搭配，一盘子金黄的炒鸡蛋香气扑鼻，红烧
肉用筷子一夹起来就会滴油。哥哥陪着爸
爸一人一瓶冰镇啤酒喝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参军入伍，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参
加了工作，大家各忙各的，偶尔才回一趟家。
有一次快到端午节了，我在部队打电话问候
他们，他们居然把过节这个茬儿给忘了，嘴里
一 直 不 停 地 追 问 我 ：部 队 给 你 们 改 善 伙 食
吗？有肉不？我笑着回道：部队每天四菜一
汤，还有水果、牛奶，我又长了二斤肉。

一晃多年，父母都已经两鬓斑白，步履
蹒跚，却还不舍得守了一辈子的那一亩三分
地。好几次开家庭会议，我们兄弟姐妹都说
让他们把地退了或者租给别人种，可每次不
管怎么软磨硬泡，他们总是坚定地回答：习
惯了，有这几亩地种着，人就不会发懒，我们
也不会老得太快……

在回家的路上，各式各样的联合收割机
在轰隆隆地向前移动着，空气中满是新麦的
味道，既亲切，又有些陌生。村口的墙角边，
有几个老大爷正抽着烟、乘着凉，他们年轻
时可都是村里出了名的种地好手。我降下
车 窗 和 他 们 打 招 呼 。“ 回 来 了 ？”“ 嗯 ，回 来
了！”是的，我回来了。想到这一点，竟然咧
着嘴笑出了声。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

端午情怀
□ 宫海军

环环青山翠掩映，
一潭碧水柳绕行。

清风拂面舟游弋，
不觉已过小山亭。随感

梁洪燚 （作者单位：霸州市人民法院）

王文莉 摄（作者单位：蠡县人民法院）


